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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逐步建成了立体多维的全球伙伴关系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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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伙伴关系为“片”，以与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为“体”。点、线、片、体相互支撑，

彼此配合。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关系网”，美、欧、俄在中东的“军事联盟网”和中东国

家之间的“教派阵线网”形成多元复合结构。中国在中东的伙伴选择受对象国战略合

作能力与意愿的双重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双方经济依

存度和政治友好度。根据这五类因素可将中国的中东伙伴国分为支点国家、结点国

家、重点国家和据点国家。它们分别在海湾、东地中海、红海和马格里布四个次区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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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伙伴关系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外交学等不同学科的重要研究议

题，涉及手段、目标、期限、参与方式、责任与沟通等诸多方面，是行为主体通过合作促

进共同利益的理念、机制与行为的总和。① 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学科背景下，伙伴关系

的主体不同，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产业与国家。近年来国际上还出现了不同类型主

体间相互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现象，如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伙

伴关系(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的语境下，伙伴关系专

指主权国家的对外合作行为，包括经济伙伴、政治伙伴和安全伙伴等。广义的伙伴亦

包括军事联盟，如美国领导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下简称北约) 。美国和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的联盟也常常被冠以伙伴关系之名。②

21 世纪以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在中

东的伙伴关系具有多边和双边两种形态。前者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 22 个阿拉

伯国家，以下简称阿盟) 、非洲联盟( 包括 10 个非洲阿拉伯国家，以下简称非盟) 、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湾阿拉伯六国，以下简称海合会) 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 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五国) 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 57 个

成员国) 开展的集体合作，如中国与阿盟在 2010 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 2018 年进

一步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后者指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双边伙伴外交，包括同阿尔及利

亚( 2014 年) 、埃及( 2014 年) 、沙特阿拉伯( 2016 年) 、伊朗( 2016 年) 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阿联酋) ( 2018 年) 五个中东国家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同土耳其( 2010

年) 、以色列( 2017 年) 、卡塔尔( 2014 年) 、约旦( 2015 年) 、伊拉克( 2015 年) 、摩洛哥

( 2016 年) 、苏丹( 2016 年) 、吉布提( 2017 年) 、阿曼( 2018 年) 和科威特( 2018 年) 10

个国家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

其中理论研究以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理论研究为主，经验研究以区域与国别案例研究为

主。从理论研究来看，孙忆和孙宇辰从经济伙伴的概念入手，提出“伙伴国对华贸易

依赖度及其与中国的政治立场相似度是影响中国能否与之构建多重制度联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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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①格奥尔格·斯特吕弗( Georg Strüver) 探讨了中国伙伴外交如何在意识形态和

现实利益之间加以平衡; ②周亦奇等人对比分析了中国的伙伴关系与美国的联盟体

系; ③王峥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视角探讨了伙伴关系; ④陈志敏从现实理想主义出

发，研究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伙伴战略; ⑤门洪华、刘笑阳、张锐、孙学峰、丁鲁等

学者则从战略实施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如何构建、管理和升级伙伴关系。⑥

以上研究均推动了理论发展，但仍未充分回答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在冷战结束后

的 10 年中，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新兴大国，无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还是地区中

小国家，都曾致力于发展伙伴关系，但为何唯独中国在此后还在继续坚持，甚至在 21

世纪初将其上升为一项外交战略，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以及其他政府文

件中? 第二，截至 2019 年 3 月，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地区组织( 包括欧盟、非盟、阿盟、东

盟、太平洋岛国论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 和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

系，但为什么只选择同 178 个建交国中的约 90 个建立了伙伴关系，背后的影响因素是

什么，是地域代表性还是与中国国家利益的相关度? 第三，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具有

动态性和层次性，分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友

好合作伙伴关系等诸多层次，中国对伙伴外交实施差序式管理的原因是什么?

从区域与国别的经验研究来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

系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从国际安全视角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安全合作

关系，探讨中国“结伴不结盟”“以对话促冲突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干涉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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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平共处”等安全合作理念对伙伴关系的影响，分析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地区和全

球层面加强政策沟通的意义。

第二类主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分析双

方贸易、能源和产能合作的现状与前景，探讨“一带一路”、上下游能源项目、工业园

区、基础设施投资( 港口、核电站和铁路) 、航空航天( 卫星导航与探月计划) 等领域的

合作，探讨“正确义利观”和“以发展促和平”等理念在中东的实践。

第三类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探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政治和人文交流关系，

包括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双方在执政党建设、改革开放、民族区域自

治、经济特区建设、“一国两制”、粮食安全、青年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人文交流等领域

的合作。

以上经验研究兼具学理导向和政策导向，但对当前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的顶

层设计研究不够深入，对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的特殊性梳理不够细致，对中国的

中东伙伴外交与西方国家的中东联盟外交的对比研究不够系统。

本文以中国与中东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

件》、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中东外交的系列讲话、中阿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通过

的宣言和执行计划、《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宣言》、中东国家对华政策报告等官方

文件为基础，将外交学理论同中东区域与国别案例研究相结合，考察 21 世纪中国对中

东国家伙伴外交的概念、推动因素、类型和特征。

二 中国特色伙伴外交的概念阐释

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类型学研究日益兴盛，如斡旋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

二轨外交、高铁外交、港口外交等。自 1993 年中国与巴西建立伙伴关系以来，构建全

球伙伴关系网成为中国外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伙伴外交应运而生。①

本文伙伴外交的概念是指: 主权国家为追求共同利益和预防不确定性，在战略合

作协定基础上与他国( 国际组织) 构建整体合作框架，加强战略协作、应对共同挑战、

促进互利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行为和政策的总和。根据这一定义，伙伴外交具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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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内涵: 其一，它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客体是主权国家和由其组成的国际组织，各方深

信伙伴关系是一种低投入、低风险的“正资产”。其二，它的载体是战略合作协定，包

括围绕建立战略伙伴( 合作) 关系而形成的政府公报、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等法律约

束力较低的非正式协定。其三，它强调顶层设计与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以此促进相

互信任、增进共同安全和推进共同利益。其四，它以“结伴不结盟”为原则，坚持开放

性的国际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以规避政治风险。其五，它倡导求同存异，促进双方各

部门间的功能对接，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在低政治领域( 经贸、社会、

文化) 主张深度融合，在高政治领域( 国防、安全、主权) 强调独立自主。

冷战结束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和其他发展

中国家纷纷超越军事联盟、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形成不针对第三方的全方位合作关

系，为伙伴外交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 ①中国的伙伴外交从实践发展到理论，从

局部发展到全球，合作机制日趋成熟。2014 年，习近平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的前提

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2019 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进展、贡

献与展望》这一重要政策文件六次提及伙伴，重申中国将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② 经过近 30 年的

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全球伙伴体系已初步形成，它是在不结盟和求同存异原则的指

导下，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在全球范围内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

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层次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特色伙伴外交具有整体性、兼容性、平衡

性与实践性四大特征。

第一，整体性。与斡旋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二轨外交等议题导向的局部性

外交类型相比，伙伴外交更具整体性。它从中国与对象国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

关系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做到了纲举目张。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伙伴外交维护了中国

的全球利益，有利于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全球影响力，对应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

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中国与大国的伙伴关系

为“点”，与陆海邻国的伙伴关系为“线”，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为“片”，与多

边组织的伙伴关系为“体”。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组织共同组成中国全球伙

伴关系网的有机整体。

第二，兼容性。中国之所以偏好伙伴外交，主要是因为作为冷战产物的联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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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仍然在西方大国的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兴大国倡导的伙伴外交成为后冷

战时期国与国关系的“新常态”，与联盟外交具有兼容性。有学者认为，伙伴外交概念

过于宽泛，几乎无所不包，合作目标与实现手段都具有模糊性。他们认为，中国的伙伴

外交实际上“只有外交而无伙伴”，只有象征性宣誓而无操作性条款。① 甚至有人认

为，伙伴关系类似于“清谈馆( talk shops) ”，仅有华丽的外表，并无实质性内涵。② 这

种对伙伴外交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其兼容性的理解还不够全面。美国在亚

太和欧洲的盟友几乎全部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这彰显了伙伴外交的强大兼容性。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兼容性更加明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埃及

和以色列等国是美国的盟友，伊朗、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了“三角联

盟”，但这并未妨碍上述国家分别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由于伙伴外交与联盟外

交之间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中东国家无须在大国之间“选边”。2017 年吉布提与中国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又与美国、法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保持“特殊关系”。

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所指出，伙伴关系与联盟关系具有本质不同。前

者更强调平等性、和平性与包容性，后者更强调主从依附性、敌我对抗性和对外排

斥性。

第三，平衡性。中国的伙伴外交与中国传统的“中庸”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中庸

之道”是经典儒家思想，其在承认事物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追求不损害各方利益的

中和与平衡，摒弃锋芒毕露与针锋相对，强调柔性方式，以求同存异作为处理不同诉求

的原则。③ 从结构主义角度看，伙伴外交形成了开放、多元和求同存异的对等结构，与

中心—外围结构的联盟体系形成了鲜明区别。④

中国在开展伙伴外交时，会从地区力量的平衡出发，照顾世界主要地区国家的舒

适度，避免“厚此薄彼”、拉帮结派。中国通过“等距离”的伙伴外交充分展现了自身

“不选边、不站队、不结盟”的平衡外交理念。在新兴大国中，中国与巴西和俄罗斯同

期建立伙伴关系; 在北美洲地区，中国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几乎同时建立伙伴关

系; 在东亚地区，中国和日本、韩国几乎同时建立伙伴关系; 在南亚，中国与印度、巴基

斯坦和尼泊尔同期建立伙伴关系; 在欧洲，中国与法国、英国相继建立伙伴关系; 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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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相继建立伙伴关系，2016 年又同时升级为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第四，实践性。中国的伙伴外交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结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

展，逐步从策略上升为战略。近代以来，无论是美国、俄罗斯( 苏联) 、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还是其他欧洲大国，联盟外交均是对外安全战略中的基石，伙伴外交只是一种补

充。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大国，对伙伴外交的偏好与近

代以来中国对联盟的负面认识有关。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直是西方大国

联盟政治的牺牲品。中国和苏联虽然在 1950 年结盟，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两国关

系破裂，联盟名存实亡，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联盟的不信任感和对联盟外交的负面

看法。中国认为联盟政治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霸权国以牺牲盟友的自主权为代价

建立不平等的主从关系; 认为联盟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容易诱发战略误判，还是霸权

国家侵略弱小国家的工具。① 受此影响，中国更加偏好独立自主的伙伴外交。

中国伙伴外交的实践探索根植于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

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军事阵

营、两个平行市场的国际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整合成一个相互

依存的市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但已不存在对

抗性的结构矛盾。中国主张遵循新安全观增进安全，削弱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联盟的

影响，在多极化格局中形成相互重叠的伙伴关系网，增强大国间战略互信，维护各国的

主权和独立自主。这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 益 诉 求，又 契 合 了 后 冷 战 时 代 的 国 际

潮流。②

从实践出发，中国伙伴外交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策略到战略、从区域到全球的

变化。早在 1999 年，陈志敏就提出，世纪之交的中国在向综合实力大国转型的过程中

应奉行伙伴战略，即优先追求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先采用伙伴外交手段，重视发展和主

要力量中心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追求中国外交目标的最佳实现。③ 金正昆则提出，中

国的伙伴战略重对话、讲合作，重视全方位、多层次地与世界各国积极而广泛地发展良

性互动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伙伴战略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告自己既不会主动

与别国对抗，也不会谋求霸权或者同别国结盟，而是寻求互利合作、利益共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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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中国的伙伴外交实践丰富了中国特色伙伴外交理论。尽管伙伴外交是中

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冷战刚结束时，其尚处于摸索阶段。因此，1992 年党的十

四大报告、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和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

告文本中均无伙伴、伙伴关系或伙伴外交的表述。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对外关

系部分首次两度提及伙伴概念，即“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

“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①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全

球伙伴关系的概念，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

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② 中国特色伙伴外交

遵循从局部到整体的实践路径，是对中国 30 年伙伴外交经验的总结。

三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推动因素

截至 2017 年年底，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国家与地区组织共有 105 个。其中

亚洲 36 个，非洲 16 个，拉丁美洲 17 个，欧洲和北美地区 28 个，大洋洲 8 个。③ 中东地

区是近年来中国伙伴国增加最多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共有包括阿拉伯国家、以色列、

伊朗、土耳其和南苏丹④等国在内的 25 国，按地域可分为海湾 9 国、东地中海 5 国、红

海 6 国、马格里布 5 国四个次区域。其中，已经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有 15 国，

包括海湾地区 7 国( 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伊拉克、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 、东地

中海地区两国( 土耳其和以色列) 、红海地区四国( 埃及⑤、约旦、苏丹和吉布提) 和马格

里布地区两国(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这体现出了地域代表性上的平衡。

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与 1949 年后中国同中东国家建立的友好关系一脉相

承。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2 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突尼斯、苏丹和索马里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四个非洲国家，提出了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包括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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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

立的不结盟政策等。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中东国家从“反帝”“反霸”“反殖”的政

治伙伴演变为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的新型伙伴。1999 年，埃及成为第一

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中东、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

伴外交。2016 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指出:“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坚定走和平

发展道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的重要伙伴。”②

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其一，大国

在中东地区塑造了脆弱的多极格局，安全形势始终具有不确定性，使中国在中东的伙

伴外交经常受到域外大国中东战略调整的干扰。其二，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

治同地区国家的“教缘政治”和以部落为基础的“血缘政治”相互交织，使中国的伙伴

外交面临更加复杂的地区环境。其三，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以维护国家主权、建立

政治友好关系、拓展商业利益、参与中东地区治理为主要诉求，双方国内各部门存在协

调统筹、政策对接的难题。

美俄等大国国内均有观点认为，21 世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质没有变化，冲突、

对抗、竞争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丧失功能，现实政治( realpoli-

tik) 已重新回到世界舞台。③ 因此美俄将中东地区国家分成“朋友与敌人”两类，以实

力求和平、以军备求绝对安全是其基本逻辑，但最终反而使自身更加不安全。中国强

调不冲突、不对抗、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赢者通吃。④

21 世纪以来，中国同中东 15 国建立了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创新全面伙伴关

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体现

在伙伴国数量不断增加、伙伴层级的不断提高与合作内涵的不断丰富上。中国在中东

开展伙伴外交，会权衡各种因素，其中对象国能力( 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治稳定

性) 和意愿( 双方经济依存度、政治友好度) 是最主要的考虑。

第一，对象国经济实力。中东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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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经济实力既包括国内经济表现，又包括在国际

经济分工中的地位，其中的要素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GDP ) 、货币供应量、消费价格指

数、生产价格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就业情况、零售商品与食品销售额、新增住房量、

制造业与贸易增加值、股票市场状况等。① 本文选取 GDP 作为衡量中东国家经济实

力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GDP 居中东地区前十位的国家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而

在 GDP 居中东后十位的国家中，除约旦、苏丹和吉布提外，均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

第二，对象国地区影响力。中东国家的地区影响力越强，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

能力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地区影响力的核心是军事能力，包括武器

装备、指挥、通信、情报、对关键地区的控制能力、战斗人员士气和素质等主客观因素。

中东国家国情差异较大，军事实力参差不齐。各国拓展影响力主要有三种方式: 其一

是军事力量投射，其中的佼佼者如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以色列; 其二是依靠宗教和教

派力量，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分别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地区具有独特地位; 其三

是独特的战略资源，如海湾国家拥有油气资源，摩洛哥拥有磷酸盐，埃及扼守苏伊士运

河，伊朗扼守波斯湾，土耳其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吉布提扼守亚丁湾等。本文选取军

费开支作为衡量中东国家地区影响力的指标。按照这一标准，军费开支居中东前十位

的国家中除叙利亚外，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而在军费开支居中东后十位的国家中，

除约旦和吉布提外，均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第三，对象国政治稳定性。中东国家稳定性越强，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就

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伙伴关系着眼于中长期合作，需要稳定和可预期

的政治环境作为保障。如果对象国局势动荡、中央政府丧失权威，就难以开展中长期

战略合作，中国的伙伴外交就会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中东国家的政局动荡有内

生与外生两方面原因。前者主要是因部落、民族和教派冲突而导致国家认同感下降，

甚至陷入内战和事实上的分治，这在索马里、也门、黎巴嫩、苏丹和巴勒斯坦等国表现

得较为突出; 后者指因外部力量干涉而导致政府丧失权威，从而出现孱弱的中央政府，

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本文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公布的国家稳定指数作为

衡量中东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标准，其主要基于 12 个子指标。它们分别是: 国家安全架

构、派系斗争、群体性事件、经济衰落、经济发展失衡、人才外流、政府合法性、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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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权与法治建设、人口压力、难民与流离失所者比例以及域外力量干涉。① 在中东

排名前十的稳定国家中，除巴林和突尼斯外，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而在中东最为动

荡的十个国家中，除伊拉克、埃及和苏丹外，其他均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第四，双方经济依存度。中东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越高，与中国开展战略合

作的意愿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以海合会六国、埃及、约旦、以色列和

摩洛哥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安全上依靠西方，在经济上则奉行多元平衡战略; 以伊朗、

叙利亚、阿尔及利亚、苏丹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安全上依靠俄罗斯，在经济上也奉行

多元平衡战略。中东国家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意愿与双边经济依存度息息相关。

近年来，中东国家与区域外的贸易依存度远超过地区内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东亚

国家内部的贸易依存度高达 51%，拉美国家内部为 19%，非洲国家内部为 16%，中东

国家内部仅为 10%，其中马格里布国家之间低至 4．8%。中东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

欧盟、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域外力量，而不是域内国家。②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

依存主要体现在能源、贸易和投资等领域。

就能源关系而言，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奉行多元化战略，但是中

东仍是中国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科威特、伊朗、阿联酋

等国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合作伙伴。就贸易关系而言，截至 2018 年，中国是伊朗以及

10 个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欧

盟和美国) ，也是阿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欧盟) 。2017 年，阿联酋成为中国在

中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 530 亿美元，共有 4000 多家中国公司在阿联酋

开展业务，这带动了双方伙伴关系的升级。③ 就投资而言，截至 2018 年，中国是中东

的第一大投资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的发展战略尤其契合，形成了中国与对

象国在投资领域的相互依存。中国在摩洛哥的铜矿与锌矿开发、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

石油开发、阿尔及利亚的东西高速和非洲最长隧道建设、埃及首都新城建设、摩洛哥穆

罕默德六世大桥建设、华为通信网建设、中国—埃及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建设上都

进行了大额投资，这些都带动了中国伙伴外交的发展。④ 本文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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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贸易额为指标，考察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双边贸易额上排名前十

的国家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在排名最后十位的国家当中，仅苏丹和吉布提是中

国的战略伙伴。

第五，双方政治友好度。中东国家对华政治友好度越高，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

意愿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政治友好度主要表现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相

互维护对方核心利益的意愿和高层互访频次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主权、安全与发

展利益，其中主权是重中之重。高层互访主要体现在出访领导人的政治级别与频率

上。本文选取中国与中东国家高层领导人互访次数作为政治友好度的考察指标。①

根据这一指标，除阿曼、伊拉克、约旦和苏丹外，2011 年以来中国与其他 11 个战略伙

伴的高层互访均超过 4 次。而在尚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 10 个国家中，它们

与中国的高层互访总体上都在 0—2 次之间。

四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差序化管理

长期以来，一些中外学者都对中国的伙伴关系构建存有质疑，认为伙伴关系缺乏

实质性内容和可信承诺，更像是空洞的概念或表达双方友好意愿的标签，因此中国在

战略伙伴的选择上也具有随意性。② 但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实践表

明，伙伴外交是顶层设计、相互统筹、反复酝酿的结果。它旨在将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结

合，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结合，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③ 事实上，中国的伙伴国在地域

和功能上都有较强的代表性。

当然，伙伴关系的“名”与“实”并非绝对一一对应，但是一般而言，不同层次的伙

伴关系确实体现出伙伴国之间的亲疏远近。21 世纪以来中国通常遵循“无战略伙伴

关系”“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和“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路径来动态管理在中东

的伙伴关系。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④将中东 25 国分为综合性大国、中等强国和小

国三类，指出中国对在中东的伙伴外交采取了差序化管理的方式，即在综合考虑对象

国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贸易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五个因素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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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领导人指中国与中东各国排名前三的政治领导人，如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长，沙特阿拉伯国王、王储和副王储，伊拉克总理、总统和议长等。
张锐:《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载《国际展望》，2016 年第 5 期，第 41 页。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2 期，第 82—86 页。
有学者将中国的全球伙伴分为支点国家( 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 、结点国家( 拓展中国国际合作资源)

和一般国家，参见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2 期，第

75 页。



将 15 个战略伙伴国分为四个不同层次: 第一层为与五个综合性大国的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第二层为与其他两个综合性大国的战略伙伴( 合作) 关系; 第三层为与三个中等

强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四层为与中东五个小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具体来说，中东国家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能力( 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

定性) 和意愿( 贸易依存度、政治友好度) ，决定了其在中国中东伙伴关系网中的地位。

根据对象国的总体权重，中国对伙伴关系进行了差序化管理。本文将把中东国家分为

支点国家、结点国家、重点国家和据点国家四类。①

( 一) 支点国家

支点国家是中东地区的综合性大国，在中国中东伙伴关系网络中发挥着支点和枢

纽作用，是中国维护全球利益、安全和影响力的重要支撑。例如，俄罗斯就是重要的全

球支点国家。中俄双方不仅确立了国家元首年度会晤机制、建立了元首热线电话，而

且在总理和部长级别拥有多个直接联系渠道。② 中国与中东国家建立的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在层级上虽然比不上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也具有某些相似特

征，双方的战略合作也具有全球意义。中国在中东的五个全面战略伙伴———阿尔及利

亚、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联酋构成中国在中东伙伴外交中的支点国家。它们分

别是马格里布、红海和海湾地区的支点，发挥着支柱作用。支点国家有如下三点特征:

第一，支点国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立体多维地帮助中国拓展政治、安全和经济影

响力。它们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战略伙伴，也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重要合作

者。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要提案

国，在阿盟、非盟、地中海联盟等多个平台中都坚定支持中国。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

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连续多年是其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③ 2014 年，双方建

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指出: “面对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以及发展

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两国应继续开展协调与磋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建立公

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关键作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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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直到 1990 年才和沙特阿拉伯建交，但是双方战略合作进步最快，2006 年和

2009 年胡锦涛两次前往访问。沙特阿拉伯是中国在中东的最大贸易伙伴，其在海合

会、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016 年习近平正式访问沙

特阿拉伯，两国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在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背景下，中沙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两国已成

为彼此在全球的重要合作伙伴。”①

埃及是阿盟和非盟的双重代表，也是阿盟总部所在地，是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

中的第一人口大国。2014 年中埃联合声明宣布将在联合国改革、“南南合作”、中非关

系、中国与阿盟关系、金砖国家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

等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加强磋商。②

伊朗是中东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大国，在阿富汗、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难民和

反恐等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长期观察员

国，是中国的重要政治与经济合作伙伴。

第二，中国与支点国家高层互访频繁。2016 年和 2018 年，习近平出访了沙特阿

拉伯、埃及、伊朗和阿联酋，它们均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出访

埃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6 年) 、原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2016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 2016 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 2016 年) 、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孙春兰( 2017 年)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2017 年) 、重庆市

委书记陈敏尔( 2018 年) 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2018 年) 等。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

塔赫·塞西( Abdel Fattah al Sisi) 则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

2017 年 9 月、2018 年 9 月和 2019 年 4 月六次访华，出席了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和金

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③

此外，阿尔及利亚总理艾哈迈德·乌叶海亚( Ahmed Ouyahia) 、沙特阿拉伯国王

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 和王储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Mohammed bin Salman)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

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 Hassan Ｒouhani) 等也多次访华。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希望在西方国家对中东能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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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度下降、亚洲大国对中东能源依存度上升的情况下减少对美战略依赖，推行“向东

看”外交。① 根据“2030 愿景”计划，沙特阿拉伯将利用亚洲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

推动工业化进程。② 2017 年萨勒曼国王访华，2016 年和 2019 年穆罕默德王储两度访

华。这些互动旨在与西方国家维持地缘政治伙伴关系的同时，与中国建立地缘经济伙

伴关系。

第三，中国与支点国家为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设定的目标，通常会建立各种常

设对接机构。如 2016 年中埃签订《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

要》后，两国间相继建立联合国问题磋商机制、非洲问题磋商机制、反恐磋商机制、产

能合作机制、经贸联合委员会、中埃防务合作委员会、国防科技工业合作联合委员会、

科技联合委员会和文化联合委员会等机制。③ 中沙于 2016 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后，成立了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沙方牵头人是穆罕默

德王储。截至 2019 年 2 月，双方已举行了三次高级别委员会会议。此外，中国和伊朗

也成立了经贸联合委员会。

( 二) 结点国家

结点国家是指中东伙伴国中具有特殊地位，在中国与世界大国( 或大国集团) 开

展合作、维护中国全局利益时能够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从而形成“中国—结点国

家—世界大国”关系。中国与结点国家的伙伴外交具有全球影响，但是双边关系尚未

达到全球战略层面。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结点国家的代表。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大经济体和二十国集团成员，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纽带，在

黑海地区、地中海地区、伊斯兰世界、欧亚大陆和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中都发挥着独特

作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Ｒecep Tayyip Erdoǧan) 奉行新保守主

义和新欧亚主义( 又名“新奥斯曼主义”) 的外交政策，④在中东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

派兵叙利亚，在卡塔尔、苏丹、索马里等国部署军事力量，同卡塔尔建立“亲穆兄会”联

盟，与沙特阿拉伯争夺地区主导权。

2010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土耳其，双方一致同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其

也是中国迄今在中东的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中土联合声明指出: 两国将“应对各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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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挑战，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

世界不懈努力”。① 2010 年两国设立了军事合作高级对话会 ( 副总参谋长级别) 。

2011 年，两国成立了外交部联合工作组机制，合作内涵不断丰富。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埃尔多安作为唯一一位

中东地区国家元首出席会议。② 在经济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中间走廊”

计划相互契合，土耳其成为“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框架下中国投资中东基础设施的

重点地区。在贸易上，土耳其成为中国出口欧洲商品的重要中转站。在安全上，土耳

其是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唯一的北约成员国。中土两国在联合军演、军事互访和军事技

术交流等领域建立起密切关系，成为中国与北约发展关系的桥梁。2018 年 7 月，埃尔

多安在会见习近平时强调，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愿同

中方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和协调。③

以色列也是中国在中东的结点国家。2017 年中以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色

列成为中国在中东的独特战略伙伴( 类似中国和瑞士的创新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联

合声明指出: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色列在创新、

研发领域具有全球公认的领先地位。”④中以还建立了若干机制以推动合作关系。

2013 年，双方建立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2014 年 5 月，双方建立创新合作联合委

员会机制，以色列外交部与中共中央党校还建立起联合培训机制。

中以战略合作有助于推动中国与第三方的合作，成为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的桥

梁和纽带。在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双方一致同意在“一带一路”倡议和

以色列作为创始成员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框架下，加强与第三方在基础

设施领域的创新合作。⑤“中以+第三方”的合作模式使以色列成为中国在中东的重

要结点国家，也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 如美国) 和大国集团( 如欧盟) 开展全方位合作

的窗口。

当然，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尽管具有兼容性，但难免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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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来，美国对于中资公司参与阿什杜德港和海法港的投资与运营表达了不满，

认为此举威胁到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安全。①

( 三) 重点国家

重点国家即在中东地区拥有相当体量和经济发展潜力、在周边地区能够发挥辐射

作用的地区强国。在中国中东伙伴外交中，苏丹、伊拉克和摩洛哥是重点国家的代表，

它们分别在红海、海湾和马格里布地区发挥辐射作用。

首先，上述重点国家是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合作对象。2015 年，

中国和苏丹在联合声明中指出，“苏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政府在

台湾、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和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中国“支持苏丹为维护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及加强国内各地区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② 2016 年，中国和摩洛哥的联

合声明也强调，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③

其次，重点国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对象。中国与苏丹在联合声明中强

调:“中国将苏丹视为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战略伙伴和紧密朋友; 加强在联合国改革、

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合作等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④中国和伊拉克一

致同意“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识，巩

固战略互信”; ⑤中国与摩洛哥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对中非合作论坛为加强中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支持南南合作做出的宝贵贡献深表满意，中方赞赏摩洛哥在中

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中发挥的作用。

最后，重点国家为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发挥了辐射作用。在东非地区，苏

丹是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在东非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 在海湾地区，

无论是从面积还是人口来看，伊拉克都是地区强国，中国则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该

国投资能够产生辐射作用; 在马格里布地区，摩洛哥是中国的重要伙伴国，其具有阿拉

伯国家、非洲国家、地中海国家和大西洋国家等多重身份，成为中国在马格里布地区推

·221·

论 21 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


①

②

③

④

⑤

Amos Harel，“Israel Is Giving China the Keys to Its Largest Port and the U．S． Navy May Abandon Isra-
el，”The Haaretz，September 17，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 / /www．xinhuanet．com /world /
2015－09 /01 /c_128188802．htm，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关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 / /www．xinhuanet． com /
politics /2016－05 /11 /c_1118849465．htm，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 / /www．xinhuanet．com /world /
2015－09 /01 /c_128188802．htm，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world /2015－12 /22 /c_1117546252．htm，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5 日。



2019 年第 7 期

进“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上述三国是中国在这三大次区域推进互联互通的重点

国家。
( 四) 据点国家

据点国家是指面积小、人口少、经济体量有限，但对华友好度较高、参与经贸合作

项目热情较高，能够对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保护发挥据点作用的伙伴国。这类国家包括

卡塔尔、阿曼、吉布提、约旦和科威特五国。

首先，据点国家的体量和经济规模有限。如吉布提人口不足 100 万，是非洲最

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卡塔尔、阿曼、约旦和科威特也都是人口小国，国民均少于 500

万人。这些小国处于大国的夹缝中，往往成为地区冲突的受害者，同域外大国开展

战略合作有助于平衡地区大国。如吉布提处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

间，①科威特曾遭受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入侵，约旦处于以色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

等大国的角力之中，阿曼和卡塔尔则处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地缘政治博弈的阴影

之下。

其次，据点国家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如吉布提扼守从红海到亚丁湾的海上咽

喉，约旦拥有亚喀巴这一关键港口，阿曼、科威特和卡塔尔靠近石油储量占世界近一半

的波斯湾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些小国拥有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在大国的政治

博弈中保持动态平衡。在吉布提，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同时拥有军事基地。

2017 年 11 月，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 Ismail Omar Guelleh) 指出，吉布

提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是一个可以帮助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实现稳定的“岛

屿”。② 此外，阿曼和约旦也长期奉行大国平衡战略。

最后，据点国家对华友好度较高，积极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上述五国在与中

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均宣布“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 割 的 一 部 分，支 持 中 国 政 府 在 台 湾、涉 疆、涉 藏 等 问 题 上 的 立 场”。

2014 年，中国和卡塔尔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军工军贸合作，增进在技术装备、人员

培训等方面的 军 事 合 作，开 展 军 事 院 校 间 的 交 流”。中 方 欢 迎 卡 塔 尔 积 极 参 与

“一带一路”建设。③ 2015 年，中国和阿曼宣布两国将以杜库姆中国产业园为龙头，推

动“一带一路”倡议与阿曼“九五规划”对接。④ 2015 年，中国和约旦在联合声明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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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双方愿共同探讨在此框架下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①

2017 年 11 月，习近平在会见盖莱时指出: “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

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就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和平与安全等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②2018 年，科威特宣布将进一步与中国加强政策沟通，

围绕中科共同编制的双边合作规划纲要，推动“一带一路”与科威特“2035 国家

愿景”对接。③

表 1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层次

结伴对象 伙伴层级 结伴时间 伙伴关系类型 所在区域

阿尔及利亚 支点国家 2014 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马格里布地区

埃及 支点国家 2014 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红海地区

沙特阿拉伯 支点国家 2016 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伊朗 支点国家 2016 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阿联酋 支点国家 2018 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土耳其 结点国家 2010 年 战略合作关系 东地中海地区

以色列 结点国家 2017 年 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东地中海地区

苏丹 重点国家 2014 年 战略伙伴关系 红海地区

伊拉克 重点国家 2015 年 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摩洛哥 重点国家 2016 年 战略伙伴关系 马格里布地区

卡塔尔 据点国家 2014 年 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约旦 据点国家 2015 年 战略伙伴关系 红海地区

吉布提 据点国家 2017 年 战略伙伴关系 红海地区

科威特 据点国家 2018 年 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阿曼 据点国家 2018 年 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资料来源: 外交部网站，https: / /www．fmprc．gov．cn /web /ziliao_674904 /1179_674909 /，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4 日; Georg Strüver，“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pp．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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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理念特征

国家间的合作形式千差万别，联盟外交并非伙伴外交的对立面。两类合作都有外

溢效应，但是前者的排他性较强，后者的排他性则较弱。军事联盟协定属于“硬法”，

其安全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盟友间达成和履行协议的成本较高; 伙伴关系所依赖的

战略合作协定( 如联合声明) 是一种“软法”，双方的承诺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能够在

实践中根据新情况和新任务不断推进合作，具有高度灵活性。① 在“结伴不结盟”思想

的指导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也具有战略意义。自 1949 年以来，中国和中东

国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由双边到多边、由意识形态主导到务实合作主导的演变过

程。② 中东国家成为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和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的重要一环，

同时中国的伙伴外交与西方的联盟外交也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

第一，中国中东伙伴外交倡导新安全观。21 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具有多

元复合特征，其中包括美、欧、俄在中东的军事联盟网，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地区

大国在中东的教派阵线网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大国在中东的战略伙伴网。“三网”

并存，域内和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建立起了相互重叠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体系。③

与联盟外交倡导的传统安全观不同，21 世纪亚洲大国在中东建立的战略伙伴网

倡导新安全观。中、印、日、韩等在中东构建的战略伙伴网络面临军事联盟网和教派阵

线网的双重张力，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印度—

巴西—南非合作组织、环印度洋联盟、二十国集团、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组织等都是

新安全观的载体。④ 中国特色中东伙伴外交体现出中国在中东日益拓展的地缘经济

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冲突解决意愿和逐步提升的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能力。同时，中

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也为中东的地区冲突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在中东奉行不结盟政策，与冲突各方均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

伴外交和“结伴不结盟”的思想有助于中东国家缓解安全困境。中国主张在全球化时

代和同一国际体系下，中东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减少零和博弈。在新安全观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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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避免集团政治与结盟对抗。2018 年 7 月，习近平在中阿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指出: “域外力量应该多做劝和促谈的事，为中东和平

发展提供正能量。要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输我赢、唯我独尊，打造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①从这种意义上说，联盟外交和教派政治的前景

是悲观的，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前景是乐观的。前者受威胁驱动，以制裁、封锁、遏制、威

慑、战争作为维护绝对安全的手段; 后者主张循序渐进，以合作求安全，追求共同安全。

第二，中国中东伙伴外交主张“以发展促和平”。联盟外交追求“以武力求和平”，

大国通过军售、部署军事基地和联合军事技术开发等手段提升盟友军事实力，从而维

护盟友安全。盟友之间在国防和外交层面加强对接( 如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的

“2+2”磋商机制) ，但商务、文化等部门参与较少，其合作呈现经济和安全二元分离的

特点。中国中东伙伴外交追求“以发展促和平”，通过促进对象国的经济社会进步，维

护其国内和平与稳定。伙伴外交着眼于未来，旨在建立利益共同体，以经济促政治，以

政治促经济。它倡导经济和安全的二元融合，领导人通过顶层设计，统领双方政治、安

全、经贸、文化关系，促进相互投资与贸易，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舞台上协调立场。②

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促进双方各领域交流，对内统筹、相互对接，通过互利合作消除伙

伴国的不稳定因素。

联盟的功能具有单一性，本质是战争共同体，是“以武力求和平”的体现; 中国特

色伙伴外交的功能则具有综合性，是“以发展促和平”的体现。当前，中国是中东地区

的最大投资国、最大能源进口国和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结伴不结盟”的伙

伴外交符合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伙伴外交将中东地区国家整合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利

益共同体形成安全共同体，通过安全共同体形成价值共同体。求同存异、互利共赢是

其中的隐性逻辑。2016 年，习近平在开罗阿盟总部发表主旨演说时指出: “我们在中

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 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

友圈; 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③

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大局，而不是与其他

大国开展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争夺。中国在中东开展伙伴外交时无意拓展势力范

围，也无意排挤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力，更无意重构中东秩序。正如

赵穗生所言，中国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良好关系，旨在为其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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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环境。①

第三，中国中东伙伴外交有助于强化主权原则。联盟外交强化安全，伙伴外交强

化主权。在军事联盟体系中，盟友之间往往会形成引领与追随、中心与边缘的主从关

系。联盟条款指向共同面临的威胁，属于安全驱动，以制衡敌人为首要任务，中小盟友

仅拥有有限主权。不仅如此，在美国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组织之间，伊朗与黎巴

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之间均开展了联盟外交，其中结盟的一方均是非国家行为体，这进

一步削弱了对象国主权。

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的分裂主义加剧，加上外部势力的干涉，苏丹的达尔富尔

问题，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问题，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人问题，

伊朗的俾路支问题，索马里兰的独立问题，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南苏丹的冲突问题

等，严重影响了中东国家的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中国中东伙伴外交不涉及核心主

权让渡，而是强调独立自主; 伙伴国不分实力强弱，一律平等。伙伴关系规定了全方位

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保留了巨大的灵活合作空间，而不设定具体规范。它指向未

来，属于目标驱动，通过战略合作进一步强化伙伴国主权。

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伙伴外交的对象是主权国家以及主权国家组织( 如阿

盟、非盟、海合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 ，避免与非国家行为体建立战略关系，彰显

主权原则。如 2015 年，中国和伊拉克在联合声明中就指出:“双方承诺继续在涉及国

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与安全问题上给予对方坚定支持，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②

第四，中国中东伙伴外交寻求“交朋友”。联盟外交遵循“找敌人”的思维，伙伴外交

遵循“交朋友”的思维。③ 中国发展伙伴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政治制度为标准，

其遵循的原则是双方互利共赢。④ 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是统一战线理念在中东外交

中的实践。在冷战后多极化的背景下，中国主张国际社会成员通过联合自强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 尽管它们在个体诉求和利益排序上千差万别) 。在“扩大朋友圈”理念指导

下，中国强调集体安全和共同治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倡导开放性，不排斥对象国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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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域外大国及地区大国建立联盟关系。① 这些与联盟“找敌人”的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第五，中国中东伙伴外交奉行“软制衡”。迄今为止，集团对抗的“硬制衡”是中东

地区的主流理念。就军事联盟网而言，美国组建的中东战略联盟( 由海合会六国、埃

及和约旦组成的设想中的“阿拉伯版北约”) ，美以联盟，北约框架下的西方大国与土

耳其的联盟、美欧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联盟，俄罗斯与伊朗、叙利亚、土耳其

构建的战略联盟或者“准联盟”都是大国在中东“硬制衡”的体现。② 就教派阵线网而

言，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各自以教派为基础组成了不

同的安全共同体，如伊朗、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

黎巴嫩真主党等形成了事实上的反美、反以“抵抗联盟”;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

约旦、埃及等国则形成伊斯兰反恐联盟( 实际上剑指伊朗) ; 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形成

了针对什叶派集团的“心照不宣联盟”; 在逊尼派阵营内部，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

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组成了“反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以土耳其、卡塔尔和苏丹为代表

的国家形成了“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上述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是教派纷

争，实际上也是地区领导权之争，而“硬制衡”贯穿其中。

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客观上“稀释”了大国联盟体系的影响力，有助于多极化

格局的形成，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形成了一种“软制衡”。在中东地区，美、欧、俄的

盟友几乎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中国与这些地区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有助于其避免

在战略上和其他大国形成不对称的依附关系。美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强迫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埃及、苏丹、约旦、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等国家加快“民主化”步伐，而与

中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则缓解了这些国家承受的政治压力。卡塔尔、阿曼、科威特

和吉布提等中小国家在地区大国的夹缝中寻求生存，而与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无疑增

强了这些国家政府的能力建设和政权安全，提高了安全自主性。

六 结论

中国开展伙伴外交源自对联盟外交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认识。在中东地区，无

论是军事联盟网还是教派阵线网，本质都是集团对抗，主张泾渭分明的敌友对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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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主义新兴大国和不结盟国家，中国超越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在“结伴不结

盟”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这符合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各方利益。

21 世纪，中国伙伴外交的内涵已悄然发生变化，中国开展伙伴外交的对象已从大

国和周边国家转向中东、非洲和拉美中小国家，从双边合作拓展至多边合作，从对主权

国家的伙伴外交转向对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伙伴外交，从实体伙伴转向议题伙伴。例如

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其与大国建立的协调、合作与共生关系，就为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以及非洲和平安全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① 此外，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精神和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传统伙伴

关系的内涵。② 中国特色伙伴外交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在中东的双边和多边伙伴外交是 21 世纪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的重要内

容。就双边伙伴外交而言，中东国家的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决定了其与

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 经济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则决定了其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

的意愿，其中经济依存度更是中国开展伙伴外交的关键因素。按照中东 15 个伙伴国

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与意愿，可将其分为支点国家、节点国家、重点国家和据点

国家四类，它们在地域上和功能上不同程度地对维护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发挥着立体多

维的支撑作用。中国伙伴外交与西方联盟外交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 前者倡导新安全

观，后者倡导传统安全观; 前者强调“以发展促和平”，后者强调“以实力求和平”; 前者

有助于伙伴国强化主权，后者则偏重于强化安全; 前者旨在“交朋友”，后者旨在“找敌

人”; 前者是“软制衡”，后者是“硬制衡”。

展望未来，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也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

引力可使中东国家从与中国的伙伴外交中获利，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互信，夯实伙伴关

系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阶段，一旦遇到高政

治领域中的冲突，中国的伙伴外交就会受到严重阻碍。③ 处于安全困境中的众多中东

国家希望中国在安全上能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重点仍然在经济

和政治层面，以避免卷入地区纷争。伙伴国的安全公共产品诉求与中国的经济公共产

品供给之间还不能完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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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难免会受到域外大国因素的影响。中国在中东开展

伙伴外交中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是域外大国。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全局

性影响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东的联盟外交与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虽具有兼容性，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摩擦，前者甚至会对中国在中东开展伙伴外交形成掣肘。在伊朗、

苏丹、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就出现过类似局面。伊朗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政治

和经贸伙伴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国家。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石

油购买方和投资方，截至 2018 年年初，中国通过进出口银行累计向伊朗提供贷款高达

850 亿美元。① 2018 年 5 月，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追加制裁。2019 年 4 月，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称将把伊朗石油出口量“减少到零”。这些都对中

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成了挑战。此外，中国参与沙特阿拉伯、埃及、以色列、阿曼和

吉布提等伙伴国商业港口建设的做法也引起美方的猜疑并受到指责。

第三，中国在参与中东地区安全事务中如何发挥战略伙伴国的优势，仍需进一步

探索。中国在中东的 15 个战略伙伴国大多具有可观的经济体量和地区影响力，政局

相对稳定，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也较高。但时至今日，中东地区仍有 10

个国家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包括也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索马里、利比亚

等处于冲突状态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日益边缘化，且国内安全问题有

常态化和外溢趋势，成为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如何与中东伙伴国中的支

点、结点、重点和据点国家在中东冲突地区加强合作，形成“战略伙伴+”的合作模式，

对于中东和平与发展将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

第四，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还须在建章立制方面提高创造力。中国已经为全球伙伴

关系贡献了很多物质性公共产品，但是在非物质性特别是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却

遭到了很多质疑。② 迄今为止，中国在中东地区大国之间趋利避害，开展多轨伙伴外交，这

有助于“以发展促和平”，弥合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逊尼派与什叶派、

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与反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亲西方阵营与“抵抗联盟”之间的分歧。但

是，如何在伙伴外交过程中提出中东安全治理的新理念、新主张、新途径，如何通过实施伙

伴外交来做到既维护中国的商业利益，又能够在中东冲突解决中贡献中国的思想性公共产

品，帮助中东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仍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

( 截稿: 2019 年 3 月 编辑: 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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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and the control of the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It makes ASEAN occupy

the centrality 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interactive levels． The current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can be considered as a relational network with ASEAN as its core． In

this network，all kinds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interactions in specific are-

as，such as politics，security and economy，constru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ASEAN

and other actors． It makes ASEAN play a key role in the agendas of regional coopera-

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norms，while guid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

of the super powers． By constructing and consolidating its centrality，ASEAN is able to

link the actors i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closely and promote the regional in-

tegration process while ensuring and realizing its own interest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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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network” as well as the “religious and sectarian network” initiated by the

regional powers have forged a complex conglomeration．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is determined by the target countries’capability and willingness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cluding the five factors of their general economic

strength，their regional influence，their political stability，their economic interdepend-

ence with China，and their congenial political ties with China． Based on these varia-

bles， the partner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pivotal states”， the “node

states”，the“key states”and the“stronghold states”，which constitute the portfolio of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 the area．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 the Mid-

dle East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alliance diplomacy in five dimensions: “a new secu-

rity outlook” vs． “an old one”; “a peace-through-development idea” vs． “a peace-

through-strength idea”; “sovereignty consolidation”vs． “security consolidation”; “see-

king friends”vs． “seeking foes”; and “soft balancing”vs． “hard 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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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for China’s FTA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economic motivations，domestic

politics or international system． Based on a diplomatic perspective，the paper theor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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